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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对于民族宗教问题，始终予以高度重视，尤其崇重蒙、藏民族所信奉的藏传佛教。因而

他在位期间，一贯重视佛教经典的翻译刊行。其间敕修刊行了不少大型佛教经典，主要有乾隆三年

（1738）的汉文《大藏经》（也就是所谓的《龙藏》），十四年（1749）蒙文《丹珠尔经》，三十五年（1770）

泥金写成的藏文《甘珠尔经》，五十九年（1794）的《清文全藏经》（又称《满文大藏经》）等。此外，他

又下令翻译或亲自翻译后刊刻了大量的满文单经。如《积光佛母经咒》、《释迦佛赞》、《文殊赞》、《无

量寿佛赞》、《绿象救度佛母赞》、《救度佛母赞》、《吉祥偈》、《无量寿佛吉祥偈》、《拈香礼拜偈》、《无量

寿佛回向文》、《无量寿佛祈祷文》、《弥勒愿文》、《功德三世祈祷文》、《宗喀巴祝文》、《普贤行愿文》、

《释迦牟尼佛赞摄授要津》、《菩提要义》、《御制重刻心经全本序》、《御制重译金刚经序》、《读咒法》、

《九黑香法》、《音韵翻切字母》、《增壹阿含经》、《中阿含经》等。目前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有乾隆年

所修满文单经约50余种。

因乾隆帝本人语言学造诣很深，掌握了满、蒙、汉、藏、维等多种语言，故敕修了很多满、汉、蒙、

藏四体合璧经，如《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

大藏全咒》、《御译大云轮请雨经》、《白伞盖仪轨经》、《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御制翻译名义集正

讹》、《钦定同文韵统》、《御制阿礼嘎礼》、《大乘首楞严经》等。其中《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

是以满、汉、蒙、藏四种文字转写标注梵语咒语而成，本文根据《奏销档》、《奏案》、《军机处上谕档》、

《实录》、《会典》等档案、文献，考订此经的内容、编纂始末、刊行出售等情况。

内容提要  清代乾隆皇帝在位期间一贯重视藏传佛教的传播发展，从而敕修、

刊刻了很多满、汉、蒙、藏佛经及三、四体合璧佛经，其中就包括了《御制满

汉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及《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本文根据《奏

销档》、《奏案》、《军机处上谕档》、《实录》、《会典》等档案、文献，考订此经

编纂始末，及颁赐寺庙、培训诵读、刊行出售等情况。

关键词  大藏经  咒语  满文  蒙文  藏文  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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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编者及编译刊刻历程

乾隆十二年庄亲王允禄等奉敕，在“经咒馆”内住持

编纂《钦定同文韵统》，十七年由武英殿刊行此书。之后

又以《钦定同文韵统》为准，以汉文《大藏经》为底本，由

满、汉、藏文转写其中梵语咒语，编译、刊刻《御制满汉西

番合璧大藏全咒》。三十二年，一同刷印《御制满汉西番

合璧大藏全咒》、《御制阿礼嘎礼》、《钦定同文韵统》。

乾隆帝为各民族语言间，准确无误地翻译佛经咒

语，先敕修《钦定同文韵统》。此书是多语合璧语音辞

书，计六卷，主要讲述由满、汉、蒙文转写梵、藏文字

母的方法，包括“天竺字母谱”、“天竺音韵翻切配合字

谱”、“西番字母配合字谱”、“天竺音韵翻切配合字谱”、

“大藏经典字母同异考”、“华梵字母合璧谱”等内容。各

卷正文体例相互间有所区别，前三卷为首列梵文字母

或藏文字母，下列藏文字母或满文字母及阿礼嘎礼对

音字、汉文切音字等，后三卷主要讲述梵文字母和藏

文字母的属性、发音部位等，且每卷前后均加以说明

以满、汉字转写方法。其中卷一、卷六为全书的重点内

容。此书对梵、藏、满、蒙、汉各语言的语音研究具有

重要价值，目前至少有三种武英殿刻本流传于世。一

种是乾隆十七年武英殿刊刻的梵藏满汉四体合璧本，线装，6册。另一种是二十四年与《御制满汉

西番合璧大藏全咒》一同刊刻的梵藏满汉四体合璧本，于三十二年刷印，经折装，6册。还有一种

是三十九年与《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一同刊行的梵藏满蒙汉五体合璧本的《钦定同文

韵统》，经折装，6册〔图一、图二〕。因笔者目前还没有对各馆藏机构进行实地调查，各种版本的

收藏情况不明
‹1›
。

《御制阿礼嘎礼》是语音辞书，所谓的“阿礼”、“嘎礼”是藏语音译借词，意为元音、辅音。早在明

万历十七年（1589），应藏文佛经译蒙文的需要，阿尤什固什采用藏文字母，编制了《阿礼嘎礼》。

阿尤什固什，喀拉沁蒙古人，名阿尤什，号固什，为国师的音译，约生活在16世纪后半叶到17世

‹1›  《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世界满文文献目录》、《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对这些版本均没有准确著录。

〔图一〕 《钦定同文韵统》 封面  乾隆十七年刊行本

〔图二〕 《钦定同文韵统》 之“天竺字母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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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初，他精通梵语、藏语、蒙古语。1602－1607年间，

他主持以蒙文翻译《甘珠尔经》时，运用阿礼嘎礼字标

写了佛教名词。清廷入关后孝庄太后下令编译了很多

蒙文佛经，康熙年又曾以藏、蒙文翻译了很多佛经，

当时为了以藏、蒙文准确无误地翻译佛经，康熙帝敕

修三体合璧《御制阿礼嘎礼》，此书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图书馆，正文首列梵文词语，下依次列藏文阿礼嘎礼

字、蒙文阿礼嘎礼字，收字母、音节字和词等。由内府

刊行，梵夹装，1册。后人在此书蒙文旁加写满文阿礼

嘎礼字，变成四体合璧本。至乾隆年间，于武英殿先

后两次刊行《御制阿礼嘎礼》，第一次是二十四年与《御

制满汉西番合璧大藏全咒》一同刊刻的梵藏满三体合璧

本，三十二年刷印，梵夹装，1册。第二次为三十九年

与《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一同刊行的梵藏

满蒙汉五体合璧本，梵夹装，1册。该版本现藏于故宫

博物院图书馆〔图三、图四〕。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

《御制阿礼嘎礼》除了上述三种刊刻本之外，还有很多

传抄本流传于世，目前仅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就藏有三

种写本。

 “经咒馆”是为编译多种语言佛经由内府专门设立的编书机构，清代诸帝御制翻译佛经及内廷所

编大藏多在“经咒馆”内编译而成。有关“经咒馆”设立时间，目前笔者还没有找到确切的相关资料，起

初也许是为编译《御制阿礼嘎礼》、《钦定同文韵统》专门设立的，应不晚于乾隆十二年或十五年
‹1›
。

“经咒馆”的译者主要来自“蒙古官学”学员。挑选能写蒙古字者，到“经咒馆”编译佛经，至乾隆

二十八年由扎拉丰阿署理“经咒馆”。

总之，康熙、乾隆二帝为了由满、蒙、汉文准确无误地音译转写梵语和藏语佛教名词及咒语，敕

修刊刻了多语合璧的《钦定同文韵统》、《御制阿礼嘎礼》、《御制满汉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御制满汉蒙

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等。

然而，有关乾隆朝所修多语合璧《大藏全咒》的编译者、语种的增加、编写时间，以及完稿、刊

‹1›  “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奉，臣等交武英殿，查大式清字经系何经卷？据称清字经有大、小二式，乾隆十五年经庄亲

王等奏准，由 ‘经咒馆’陆续交武英殿刊刻前，已刊过四十四种进呈，现在刊刻《首楞严经》尚未完竣，其余经典如 ‘经咒馆’将来续行

交到，其大式经，即可用所删三种经文板片改刻，所有已经刊过清字经大、小两项式样，一并进呈。谨奏”。《军机处上谕档》乾隆

三十二年二十日，第1条，盒号616册，号2。

〔图四〕 四体 《阿礼嘎礼字》 内页

〔图三〕 四体 《阿礼嘎礼字》 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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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流通等问题，目前尚无全面系统的研究

成果。有些学者在研究《清文全藏经》、《钦定

同文韵统》、《御制阿礼嘎礼》的同时，顺便提

到有关多语合璧《大藏全咒》的编刊问题，但

多数成果缺少史料依据，对很多问题还没有

统一的定论。有些学者提出乾隆三十八年完

成或刷印了《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

咒》
‹1›
。

这种观点忽略了乾隆二十四年刊刻《御制

满汉西番合璧大藏全咒》，三十二年刷印之

事。他们所提出的“乾隆三十八年完成或刷印

《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的定论均不准确。其实乾隆年间多语合璧《大藏全咒》曾刊行

两次，第一次刊行的是三体合璧《大藏全咒》，也就是《御制满汉西番合璧大藏全咒》，书前有乾隆

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御制序”和二十四年润六月初四日“御制序”。于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之

后，由武英殿第一次刷印《御制满汉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及《御制阿礼嘎礼》、《钦定同文韵统》，共

二百部。目前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收藏《御制满汉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刻板876块〔图五至图八〕。

为蒙古地区喇嘛诵读咒语之便，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傅恒等奏请皇帝将《御制满汉西

番合璧大藏全咒》添译蒙古文
‹2›
：

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奉……查《大藏全咒》，现在遵旨添译蒙古字。其现有板片

系三样字，礼今教习僧人持念咒语止，须明晓阿礼嘎礼音韵反切，自能对汉字而得梵音。

可见，自乾隆三十二年开始编译四体合璧《大藏全咒》。但此时《御制满汉西番合璧大藏全咒目

录》刊刻尚未完竣。因自乾隆十二年开始规范满语、满文，并创制很多“钦定清语”。于是三十二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乾隆提出应以“钦定清语”规范《御制满汉西番合璧大藏全咒目录》，并命“经咒馆”，

若旧有三体合璧《大藏全咒目录》尚未刊刻，拟改写新译经名式样，粘签进呈，最后由皇帝钦定，并

遵照新定经名式样刊刻
‹3›
。

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查《大藏全咒目录》内所有新译各经后另行，原

‹1› 参见胡进杉：《第三辈章嘉呼图克图及其创制的满文经咒新字》，《中国藏学》1996年第1期；罗文华：《满文大藏经编纂考

略》，《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3期。

‹2›  《奏销档》289－088，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傅恒等《奏为令万善殿幼僧学习大藏全咒等事折》。

‹3›  《军机处上谕档》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2条，盒号609册，号2。

〔图五〕 《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 全形  乾隆三十九年刊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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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有旧经名目，臣等遵旨，酌拟改写样，粘签进呈，并于旧译之

经未经新译者，于本行内注明，依旧译字样，一并粘签恭呈御

览。其应否改写之处，伏候钦定，俟发下时，交与该处遵照办

理。谨奏。

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臣等谨将《大藏全咒目

录》旧写式样曾否刊刻之处，询问“经咒馆”，据称尚未刊刻，现

在遵照新定式样办理。谨奏。

三天后皇帝又命“经咒馆”，遵照旧译经名的更正式样，规范旧译《御制

满汉西番合璧大藏全咒目录》，不用复写，只粘贴修改黄签，将旧译经名分

注在新译目录之下就可以
‹1›
。

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奉，前下《大藏全咒目录》一

本，臣等当即交“经咒馆”领办，今据该馆送到更正式样两种，并称

前交《目录》式样所有旧译三样字与新译所书相同。今酌旧译经名

分注新译《目录》之下，其旧译三样字，似可无庸复写等语，臣等

谨粘贴黄签，一并进呈恭，钦定。俟下交与该馆遵照办理。谨奏。

过了三年，《御制满汉西番合璧大藏全咒目录》的蒙译工程仍未完竣，至

三十五年（1770）十一月十一日质郡王永瑢等再次奏请有关蒙文翻译目录问题
‹2›
。

十一日总管内务府谨奏，为请旨事，查乾隆三十五年三月

初四日，由管理“经咒馆”事务臣永瑢等奏，称办理《大藏全咒》

八十册，音添蒙古字体，并一切校对督催等事，皆系钦天监蒙古

五官正文泰、内务府笔帖式萨炳阿承办，该员等亦甚勤勉，可否

准将五官正文泰，遇有蒙古主事缺出升用，笔帖式萨炳阿，遇有

内务府委署主事缺出升用之处，出自皇上天恩等因具奏奉旨，依

议。钦此钦遵。

可见，至乾隆三十五年四体《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的编译

‹1›  《军机处上谕档》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第2条，盒号609册，号2。

‹2›  《奏销档》327－046，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一日，总管内务府《奏为请补笔帖式萨炳阿为

委署主事等事折》。

〔图六〕 《大藏全咒》 乾隆三十八年御制序

〔图七〕 《大藏全咒》 乾隆二十四年御制序

〔图八〕 《大藏全咒》 乾隆二十三年御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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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仍在进行中。因早在二十六年内府曾设立“清字经馆”，以满文翻译《大藏经》。如今在内府属下

已有了两家译经机构，且三十七年四体《大藏全咒》的编译工程已接近尾声，又开始启动《满文大藏

经》的编译工程，因此将“经咒馆”归并于“清字经馆”。三十九年十二月，由“清字经馆”编译的《御制

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完稿，交武英殿刊行
‹1›
。

乾隆五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奉，查“经咒馆”，系三十七年正月内归并“清字经馆”，所

办《大藏全咒》于三十九年十二月内告竣，交武英殿刊刻，所有刊得板片，由武英殿存储

柏林寺。谨奏。

可见，第二次刊行的是四体合璧《大藏全咒》，也就是《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于

三十九年由武英殿刊行〔图九、图十〕。在卷前有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御制序”，三十八年二

月十五日“军机处上谕档”亦明确说明了关于编译多语合璧《大藏全咒》的目的，就是为规范梵语经咒

的汉语音译转写之误，也为各民族僧人、喇嘛诵读经咒提供方便。

《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御制序”记
‹2›
： 

以震旦文字演印度真言，自汉迦叶摩腾竺法兰四十二章，晋鸠摩罗什大品续出三百余

卷。暨隋智果、唐奘师所定四部三藏，而后金乘代阐浩，若渊海。乃诸善者，具说经可

译，咒不可译。所以者何，如器泻水，水不择器；如薪传火，火不择薪。故经有义、有

音，音不同而义同，宗风自可鬯也。咒即不然，《首楞严经》称，咒为如来秘密章句，正

脉云：秘咒非但只是梵语，常人不解。即下位圣贤，不达上位之咒，故曰秘密。而孤山

述、天台推衍神咒，四义拟之以，神名、军号、明人、智臣，种种妙谛，例不得翻，须存

乾竺本音，斯则人师比丘及众善信，顶礼讽持，非与本音吻合无间，以何因缘，首证声闻

直趋，宝所者哉。洪惟皇考世宗宪皇帝，当以《大藏经》文，自前代承讹袭舛，既集名德

之侣，岁月参详，亲加审定，俾奕，祀共资津筏。维咒语一仍旧本，朕几暇 书，兼综内

典，念昔沙门神珙所传华音等韵意，便中土和南颂偈之用，而字不备音格多空列，学者诃

之。夫华音视竺国字母，犹竽瑟异调也，由唐古特字母求之，犹比弦协律也。若国书和声

切字枢纽中西等韵，则犹钟吕元音旋宫损益清浊高下，皆宜也。和硕庄亲王，师乘我皇祖圣

祖仁皇帝《音韵阐微》之奥旨，夙谙贝夹。爰命偕总裁诸臣咨之，章嘉国师汇诸经所说咒，

壹准前辑《同文韵统》例。

‹1›  《长编》23710，乾隆五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总管内务府《查奏经咒馆归并清字经馆时间事》。

‹2›  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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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处上谕档》则载
‹1›
：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五日奉旨，《大藏经》中咒语，乃诸佛秘宻

心印，非可以文义强求，是以概不翻译。惟是中字样，当时译经者，

仅依中华字母，约略对音与竺干梵韵，不啻毫厘千里之谬。甚至同一

汉字，亦彼此参差，即如纳摩本音，上为诺牙切，下为模倭切，而旧

咒或作曩谟或作奈麻，且借用南无者尤多，皆不能合于正，其它牵附

乖离类此者，难以缕数。尝命庄亲王选择通习梵音之人，将《全藏》

诸咒详加订译，就正于章家国师。凡一句、一字，悉以西番本音为

准，参之蒙古字，以谐其声，证之国书，以正其韵，兼用汉字期。各

通晓编为四体合璧《大藏全咒》，使呗唱流传，唇齿喉舌之间，无爽

铢黍，而于咒语原文，一无增省，且按《全藏》诸经卷帙编次字样，

并为标注，以备检查。书既成序，而寿之剞劂，列为八函。兹装潢蒇

工，着交该处。查明京城及直省寺院，向曾须过藏经者，俱各给发一

部，俾流人众，展卷研求。了然于印度正音，本来如是，不致为五方

声韵所淆。庶大慈氏，微妙真言，阐扬弗失，不可谓非震且沙门之

幸。若僧徒等因传习已久，持诵难以遽调，惮于改易字音者，亦听其

便。将此传令，各僧众等知之。钦此。

根据以上有关《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奏疏者及内容，其编

译住持者为庄亲王允禄、大学士傅恒、质郡王永瑢等，由章嘉呼图克图负责

实际纂修校勘工作，但书中却没有提到其余编译者职名。笔者认为《钦定

同文韵统》编者
‹2›
也许大多都参加了三体及四体《大藏全咒》编译工程。

二  御赐、颁发及出售流通概况

清代由皇帝御制或钦定之书，大多由武英殿刊行。刷印告竣后，御赐督办该书的各大臣及各大

衙署。因《御制满汉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是由多种文字转写梵语

‹1›  《军机处上谕档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五日，第2条，盒号645册，号2。

‹2›  《钦定同文韵统》编者：庄亲王允禄、傅恒、汪由敦、纳延泰四人为监纂官，由章嘉呼图克图负责实际纂修工程，而协助汇

编的有刘统勋、德通、何国宗、张若澄四人，从事校译的有吴勒穆齐、福亮、傅成三位官员和万寿寺掌印住持明鼎、静默寺住持海宽、龙

王庙住持源泰三位僧人。

〔图十〕 《大藏全咒》 正文卷端

〔图九〕 《大藏全咒》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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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咒，篇幅又大，推测当时也许未曾御赐个人或衙署，但笔者也未找到任何相关的依据。当时皇帝

命颁发京城及直省各寺庙，其余由各地寺庙花钱请经。

（一）颁赐寺庙

乾隆三十二年（1758）第一次刷印《御制满汉西番合璧大藏全咒》二百部，三十九年又刷印《御

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据《奏销档》、《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军机处上谕档》等有关史料

记载，乾隆曾三次御赐寺庙《御制满汉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共

一百四十五部。

第一次颁赐是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将《御制满汉西番合璧大藏全咒》拟颁给京城及直省

四十一处寺庙，共九十部，包括万善殿十部，僧录司管辖直省四十处寺庙，各二部
‹1›
。

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傅恒等奏……请将《御制阿礼嘎礼》、《同文韵统》、三

样字《大藏全咒》交武英殿，各刷印二百部，万善殿拟颁给十部，现拟学习四十寺庙拟各

颁给二部，共九十部，其余存备，特恩颁赏之用。此外，有愿领寺庙，许其交价请领。

万善殿位于清廷皇家园林西苑，也就是今日中南海西岸。顺治年间将此处改建成供奉汉地佛像

的佛堂，是憨璞聪、玉林通琇、茆溪行森、木陈道忞等江南著名禅师入京给顺治帝讲经之处，当时玉

林、木陈忞曾驻万善殿。康熙年间每年七月十五日在万善殿举行盂兰盆会，当晚在南海、中海放满荷

灯，场面非常壮观。乾隆二十五年大修万善殿佛堂，其建筑格局与钦安殿相似，共两进院落，第一

进院落正殿为万善殿，东、西两侧各有配殿，东配殿为迎祥馆，西配殿为集瑞馆；第二进院落正殿

为千圣殿，其东、西两侧各有重楼，东为朗心，西为悦性，万善殿佛堂正门为万善门。后来嘉庆、道

光、咸丰诸帝常到万善殿拈香礼佛。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为庆贺慈禧太后七十寿辰，再次大修

万善殿佛堂，但建筑仍保持乾隆年格局。因万善殿由太监管理，其僧人均为太监，他们自幼学习汉

书、佛学，又称“内务府万善殿官学”。《钦定大清会典则例》记载：

万善殿官学康熙三十五年奉旨，交出内监十三人，着学习汉书。其教习之人，于云南

带来人内，简选通晓汉文者，令其教授。再委掌仪司内监二名照管。其读书之处，于蕉园

内闲房，酌量敷用。修理给与一稽察。
‹2›

‹1›  《奏销档》289－088，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傅恒等《奏为令万善殿幼僧学习大藏全咒等事折》。

‹2›  （清）允祹：《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一百八十卷》卷一六三，页40，乾隆二十九年武英殿刻本，第14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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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八年奉旨，大西天经厂、万善殿，皆奉宸苑所属地方，嗣后交该苑登载册籍管

理，稽察其庙宇地面，不时扫除，务令洁净。
‹1›

乾隆三十四年谕，向来万善殿，有年幼太监十余人，在内读书，派汉教习一员，专司

其课。太监职在供给使令，就使读书。
‹2›

为培训宫中太监幼僧诵读大藏咒语之便，颁给万善殿十部《御制满汉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另获

赐《御制满汉西番合璧大藏全咒》的四十处寺庙，由于缺少相关资料，暂时未能考订其寺名。

第二次颁赐应为乾隆三十九年刊行《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之后，据卷前 “御制序”及

《军机处上谕档》
‹3›
，早在三十八年二月十五日，已奉旨拟好颁给的寺庙，也就是以往曾颁赐三体

合璧《大藏全咒》之京城及直省各寺庙，各颁发四体合璧《大藏全咒》一部。

可见，两次颁赐《大藏全咒》的四十处寺庙一致，每寺各发一部，共四十部，另颁给万善殿一

部，三十八年共颁发四十一部《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

第三次是五十四年五月十八日，将四体《大藏全咒》颁给北京城外的四处皇家寺庙，共十四部：

热河殊相寺五部，盛京实胜寺五部，东陵隆福寺二部，西陵永福寺二部。据内务府档案记
‹4›
：

乾隆五十四年润五月十八日《佐领英敏等呈，为知照事》：“据广储司司库六格等呈

乘，乾隆五十四年润五月十四日准，都虞司来文内开，据武英殿修书处移称：前经奉旨，

着刷印装潢四体字《大藏全咒》三十九部，每部十套，记九十六册，交热河殊相寺五部，

盛京实胜寺五部，东陵隆福寺二部，西陵永福寺二部供奉，并令处心习学。钦此钦遵。今

已刷印装潢完竣，相应移会贵司，转行知会，各该处作，速派员赴殿领取，事关奉旨，毋

得迟延。等因前来。再由堂抄出，奉金大人，现有造办处收贮玉牒十余个，俟有盛京便员

即行带往。等谕抄出。随传解送果园钱粮来京之催长高铭前赴武英殿领取《大藏全咒》、

造办处领取玉牒，带往外，仍知照盛京内务府可也。等因前来。随将进京送钱粮之催长高

铭，带到装潢四体字《大藏全咒》五部共记五十套，咨送盛京礼部查收见覆外，其带到玉

牒十五件，内有毛边透绺者四件、明皇试马图墨刻一分、再生檎林爽文墨刻一分，如数收

讫，敬谨包裹，妥协存贮之处，知照总管内务府可也。等情。据此，为此上呈现。

‹1›  （清）允祹：《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一百八十卷》卷一六七，页24，乾隆二十九年武英殿刻本，第140册。

‹2›  （清）托津：《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九百二十卷》卷一八，页3，武英殿刻本，第928册。

‹3›  《军机处上谕档》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五日，第2条，盒号645册，号2。

‹4›  翁连溪：《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页375，广陵书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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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乾隆年间京城及行宫、陵寝各处皇家寺庙都曾颁赐过三四体合璧《大藏全咒》，但有时在

皇家寺庙间调换供品时，却发生过撤回《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的情况：“旨将碧云寺现

供四体合璧字《大藏全咒》一部计十套，撤去交中正殿安供。”
‹1›
总之，各寺庙存藏、供奉《大藏全咒》

的情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二）寺庙请经

乾隆朝敕修、刊行的三体及四体合璧佛经均赐予皇家寺庙及直省各大寺庙，因而流布较广。《御

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校正了早期汉文咒语的讹误，并标有多种文字音韵，为僧人、喇嘛

的诵读经咒，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因此当时有些寺庙愿交钱，领取供奉四体合璧《大藏全咒》。据

《奏销档》记载，自乾隆五十三年至道光四年（1788－1824）间，江苏省苏州府常熟县清凉寺、扬

州府甘泉县来鹤寺，浙江省宁波府慈溪县龙山甘露寺，杭州府钱塘县云栖寺、绍兴府山阴县至大

寺，山西省汾洲府孝义县临潢塔舍利寺，陕西省榆林府府谷县宝梵寺等多家寺庙，曾交钱领取过

《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乾隆五十三年时，该版《大藏全咒》的成本价为六百六十八两

银子。《奏销档》先后记载：

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内务府总管和珅等《奏请将武英殿存储藏经一部给苏

州府常熟县清凉寺供奉事折》：“苏州府常熟县清凉寺住持僧人妙言，情愿备价请领《龙

藏》一藏、四体合璧《大藏全咒》一分，永远供奉，以光佛法。等因呈报前来查，乾隆

四十一年八月内有山西汾州府孝义县临潢塔舍利寺僧人理元，备价请领《藏经》一部，经

臣等奏请将武英殿存储藏经内准其请领一部供奉，其刷印工价银六百六十八两，交纳广储

司银库在案。令僧人妙言备价请领经咒供奉。理合奏请将武英殿存储藏经二部，内准其请

领一部，其印工价银六百六十八两，令其照例交纳广储司归款，为此谨奏。”
‹2›

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内务府总管和珅等《奏请将武英殿藏藏经一部，准浙江

宁波府慈溪县龙山甘露寺住持请领供奉事折》称：“浙江宁波府慈溪县龙山甘露寺住持僧人际

文，情愿备价请领《龙藏》一藏、四体合璧《大藏全咒》一分，永远供奉，以光佛法等因呈报

前来查本年十一月内有苏州府常熟县清凉寺住持僧人妙言，备价请领藏经一部。经臣等奏请将

武英殿存储藏经二部内准其请领一部供奉，其刷印工价银六百六十八两，交纳广储司。”
‹3›

‹1›  《奏销档》412－173，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总管内务府《奏报静宜园一年内添安和撤去及换安陈设事片》页207。

‹2›  《奏销档》411－128，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和珅等《奏请将武英殿储存藏经一部给苏州府常熟县清凉寺供奉事》。

‹3›  《奏销档》412－216－1，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和珅等《奏请将武英殿藏藏经一部准浙江宁波府慈溪县龙山甘露

寺主持请领供奉事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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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十年（1805）后，有些寺庙将《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与《龙藏》同请，因而成本

价提高到六百九十一两三钱八分。

陕西榆林府府谷县宝梵寺住持心福情愿备价请领《龙藏》一分，永远供奉，以光佛

法，等因呈报前来，查嘉庆十年十一月内江南扬州府甘泉县来鹤寺住持僧人达池，备价请

领《龙藏》一分、四体《大藏全咒》一分，经奏请将武英殿存储经咒内准其请领《龙藏》

一分、四体《大藏全咒》一分供奉，其印刷工价银两交纳广储司银库。
‹1›

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云栖寺住持舆楷情愿备价请领《龙藏》一分、《大藏全咒》一分，

永远供奉，以光佛法。等因呈报前来，查嘉庆十年十一月内有江南扬州府甘泉县来鹤寺住

持僧人达池，备价请领《龙藏》一分、《大藏全咒》一分，经臣衙门奏请将武英殿存储经

咒内准其请领《龙藏》一分、《大藏全咒》一分供奉，其印刷工价银两交纳广储司银库。

在业今僧人舆楷备价请领经咒供奉，理合奏请如蒙俞允将武英殿存储经咒内准其请领《龙

藏》一分、《大藏全咒》一分，其印刷工价银六百九十一两三钱八分，令其交纳广储司银

库归款。为此谨奏 。
‹2›

浙江绍兴府山阴县至大寺住持灵宗情愿备价请领《龙藏》一分、《大藏全咒》一分，

永远供奉，以光佛法。等因呈报前来，查向来庙宇请领经咒均由臣衙门奏准再行知照武英

殿于存储经咒内发给，其印刷工价银交纳广储司银库。历经办理在案。今僧人灵宗备价请

领经咒各一分，谨据呈具奏如蒙俞允。臣等行知武英殿遵照，其印刷工价银六百九十一两

三钱八分，照例交纳广储司银库归款。为此谨奏。
‹3›

以上所述《龙藏》，即是允昼、释超盛等所编汉文《大藏经》，乾隆三年由武英殿刊行，共724

函，7240卷，收经、律、论三藏及名僧撰述、宗门、语录等，共1695部。从《龙藏》、《御制满汉蒙古西

番合璧大藏全咒》两大经的篇幅来讲，嘉庆二十四年至道光四年（1819－1824）间内务府广储司收印

刷成本价，银六百九十一两三钱八分，已经比以往更便宜了。以上这些档案也能反映当时我国南北

方的经济差异，无论是寺庙还是民间，南方江浙一带的经济发展都更快一些。

‹1›  《奏案》05－0602－027，嘉庆二十四年六月初十三日，总管内务府《奏为陕西宝梵寺住持请领龙藏经咒缴工价银两纳银

库事》。

‹2›  《奏销档》496－165，嘉庆二十四年九月初十五日，总管内务府《奏为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云栖寺住持舆楷备价请领龙藏等

项事折》。

‹3›  《奏销档》526－199，道光四年十二月初十九日，总管内务府《奏为僧人灵宗备价请领龙藏一分、大藏全咒一分事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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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培训诵读经咒情况

自乾隆三十二年由武英殿刷印、颁发《御制满汉西番合璧大藏全咒》之后，为规范诸寺僧人、喇嘛

的诵读经咒音韵，皇帝命组织两次诵经培训班，提倡各寺庙僧人积极学习诵读经咒活动。

三十二年在万善殿举办第一期诵读经咒培训班，共培训出四十八名学僧，包括万善殿八名幼

僧。此外僧录司管辖万寿寺等京城及直省四十座寺庙，各派来一名僧人学习。学期一年，由“经咒

馆”行走实宁、觉天二僧任教，负责学习期间定期检查学僧诵读情况，若读音有讹误之处，则由三世

章嘉呼图克图亲自给予纠正。

三十四年在贤良寺
‹1›
举办第二期诵读经咒学习班，共培训出三十二名学僧，由理藩院管辖

三十二座寺庙各派一名喇嘛参加，学期一年。从第一期培训班的四十名学僧中选出八名僧人任教，

他们各教四名学僧，定期检查喇嘛诵读情况，读者讹误之处仍由三世章嘉呼图克图一一给予纠正。

两期共培训出八十名学僧，因其中仍有诵读《大悲宝懴》音韵不准者，于是决定第一期学僧中留

下二十名，在贤良寺继续学习；其余回各自寺庙，继续培训本寺僧人、喇嘛。两期培训班学习期间

的衣、食、住、行费用，均由内务府出资补贴，约每人每月四十两银子
‹2›
。如：

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起至三十三年十一月止，所教之幼僧十二名及外选僧八名，皆已

学成，除幼僧仍留万善殿，讽诵焚修外，其外选八僧即令随实宁在贤良寺分教其余三十二

僧，既便于稽查董率，又可合众入坛演拜《钦定大悲宝懴》等。因节经奏准在案。今据办

理僧录司事务六库郎中金简禀称前后所教之僧人十四名，于办理一切道场应用诸咒及《阿礼

嘎礼》文字，皆能通晓音韵，熟识字体，合众入坛拜演《钦定大悲宝懴》，屡经章嘉呼图克

图审正，亦不至有参差谬误，是伊等所学似有成效，自应遵照原奏令归各寺转授僧徒，广布

流行等情……故实宁教习此四十僧人，朝夕无间，几十阅方能拜演，今若遽令散归各寺传授

僧徒，各寺远近不一，势不能日夕聚处演习此懴，是于传咒，虽属有益，而于拜懴，恐未免

及致生疏，臣再四思维似应将此四十僧人量留一半，交实宁于贤良寺演习拜懴，其余二十名

散出教授……再查实宁、觉天及学习僧四十名，斋食衣履膏火纸笔之费，曾经奏准在内务府

‹1›  贤良寺，位于北京东城区帅府园一带。贤良寺在明代为“十王府”，清廷入关后成了满洲王公贝勒府邸，至雍正年成了康

熙帝十三子怡亲王允祥的王府，雍正八年（1730）允祥死，谥“贤”，并尊其遗愿舍宅为寺，由雍正帝依其谥号赐名“贤良寺”。十一年

在该寺内设藏经馆，广集经本，校勘编纂汉文《大藏经》，至乾隆三年（1738）刊行。二十年，该寺迁于冰碴胡同路北，主要建筑有

山门、碑亭、前殿、正殿、经楼、东西配殿、寮房等。因离皇宫近，便成了朝廷外省重臣进京朝觐的住处。民国时成了国殡仪馆，建国

后僧众被遣散，部分房屋被作为校尉小学的校舍，今寺中石碑被移至五塔寺石刻博物馆。

‹2›  《奏案》05－0270－001，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总管内务府《奏为经咒馆行走实宁等分散各寺教习大藏全咒其膏

火斋食即于滋生银两内动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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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滋生银两内动用，共动用过银七百一十六两。今此四十僧人既已学成，应照原奏即行

停止。但此四十僧人尚留二十名在贤良寺演懴，其余二十人虽散于各寺教授，仍不时就觉天

审正，则往来斋食膏火纸笔之费，仍所不免合无仰恳。圣恩将实宁、觉天及学习僧四十名每

月应领斋食膏火银五十两，裁去十两，每月仍留银四十两，以为此四十僧人教咒演懴需用之

费，俟一二年后所教寺庙皆有成效时，再行停止。是否，当伏候谕旨训示，遵行为此，谨奏

请旨。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具奏奉。旨：知道了。钦此。

教授经咒的实宁、觉天二僧，粗通经咒音义，因此第一期培训班聘请此二人，教习诵读《御制满

汉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实宁是贤良寺住持，《龙藏》就在贤良寺校勘刊版，他长期担任万善寺幼僧

的教习之职，曾是“经咒馆”行走，也参加了《钦定同文韵统》、《御制满汉西番合璧大藏全咒》编译工

程。自乾隆三十二年开始教习诵读《御制满汉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培训班，四十一年通理卸任，协理

僧录司印务。遗憾的是，笔者目前还没有查到任何有关觉天的记载。

为僧众学习诵读多语合璧大藏咒语之便，乾隆帝亲自以满文翻译《读咒法》，其满文名

乾隆年刊行满文朱印，1册，共9页。

后乾隆又命编译《御制满蒙藏文合璧读咒法》，其满文名

，蒙文名

乾隆年刊行满蒙藏文合璧本，1册，共23页。满文《读咒法》及《御制满汉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御制

满蒙藏文合璧读咒法》的问世，成了学僧诵读的经咒理论基础及指南。

总之，乾隆敕修《御制满汉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并颁赐、出

售以及组织开展学习诵读活动，逐渐在满、蒙、汉、藏各族中有了极大的反响，带动了藏传佛教寺庙

的喇嘛们翻译各种单经的热情，满、蒙文佛经的大量问世，标志着满、蒙等各族中佛教文化的空前发

展，他们用佛教文化，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各自的民族语言、文化。但这种继承并不是毫无选择地

一概接受，而是吸收其优良传统，并把它有益的成分，融入到自己民族文化体系中，从而充实、发

展了自身文化的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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